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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法師，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
大家分享交流的題目是「偈頌似淡茶，品後有餘香」。今天晚上主
要和大家說一說姐姐留下來的偈頌，也就是解讀解讀，我能解讀到
什麼程度就解讀到什麼程度。為什麼要解讀這個？因為姐姐往生前
告訴我，她度眾生的特殊的方式，就是用偈頌來度眾生。她要把生
前和往生後的情況一一的都寫在偈頌裡，告訴我，等我往生之後，
妳把我寫的偈頌拿出來，看看是不是能一一兌現。姐姐往生之後，
我把姐姐留下來的偈頌拿出來看了，確實是如她所說。她生前的寫
出來不足為奇，因為是經過的事情了，她把她身後的事情也都一一
寫在偈子裡了，沒有一件是不兌現的。所以我想既然姐姐這次往生
度眾生的一個特殊的方式是用偈頌的方式來度的，今天我就把姐姐
留下來的偈頌，選擇其中的一部分給大家解讀一下。
　　在解讀這個偈頌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交代一下，這個偈頌它的
因緣是什麼，也就是它的源起是什麼、偈頌是怎麼來的。我先開個
頭，先說說我自己的那個偈子，也叫偈頌，也叫偈子，是什麼時候
、怎麼來的，我跟大家交代一下。我自己的偈頌是從二００三年的
二月份開始的，那一天的經過，我現在回憶起來都一清二楚。那一
天是陰曆的二月十八，第二天就是二月十九，二月十九是觀世音菩
薩的聖誕日，所以這個日子一直到現在，我印象特別清楚。
　　二月十八那天，我和我姐姐照樣坐在廳裡看老法師的光碟，《
無量壽經》。因為我姐姐腿不好，整個沙發是我姐姐坐著，她順著
沙發坐，腿可以伸開。我坐在她旁邊一個小圓凳上，我倆一起看這



個光碟。看了一會兒，突然的就出現了四句話，到現在我一直跟大
家說，我聽不見聲音，我也看不見圖像，就是我知道。你要再問我
說到底妳怎麼知道的？我自己也說不清。那現在如果我說是一種心
靈的感應，你是否可以相信？出了以後，我愣了一下，但是我沒說
，因為我姐我倆正在看光碟。大約過了，也就是十分、八分鐘，第
二次又出現了，還是這四句話。這時候我就想這什麼意思？因為這
樣的事情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就這一天，這是第一次。
　　我就跟我姐說，我說：姐，也不知是誰告訴我四句詩。我那時
候我不知道這個叫偈子，我給它叫詩。我說：姐，也不知誰給了我
四句詩。我姐說：誰給妳的，也沒有客人來？因為就我倆坐在家裡
看光碟。我說：不是哪個客人告訴我的，我不知道是誰告訴的。我
姐說：那妳記住了嗎？我說：我現在記著！我姐說：趕快的，拿一
張紙寫下來，妳給我念念，我聽聽。我就拿了一個小紙片，就把這
四句話我就記下來了。記下來以後，我就給我姐姐念了，念完了以
後，我問我姐，我說：姐，這啥意思？這說誰？這幹什麼用？誰說
的？我一連串問了我姐好幾個問題。我姐笑了，說：那妳看，妳寫
出來的，妳問我，我哪知道？我說：不是我寫出來的，但是我就是
記錄，我把它記下來的。我姐說：不知道，不知道這是咋回事，以
前妳有過這樣的事情嗎？我說：從來沒有過，這是頭一回。
　　我姐說：那樣吧，妳把那四句話給我念念。我就給我姐念了。
這四句話是什麼？是這樣說的，「我為眾生來，願歸極樂去，歡喜
見彌陀，重返娑婆土」，就這麼四句話。說實在的，那個時候我對
這四句話的認識沒有現在這個認識，我自己根本就不明白怎麼回事
。我說誰為眾生來？我說願歸極樂去，誰歸？我說那肯定是前面那
個我！我姐說：那不知道，該誰歸誰就歸吧。我記得我姐我倆還在
議論這件事。說「歡喜見彌陀」，是，那當然了，見阿彌陀佛肯定



是高興的，「重返娑婆土」。那個時候還不太懂什麼倒駕慈航之類
的這名詞，就把這個四句話，反正我是如原文給它記下來了，就很
小一個小紙片。
　　我姐說：那就放著吧！接著看光碟，這光碟一直是放著也沒停
。我姐我倆又接著看。這時候的時間大約是下午二、三點鐘，看了
一會以後，我說：姐姐，又出了四句。我姐說：妳這還沒完，這擱
哪又出了四句，擱妳腦袋裡，還是妳看見前面有圖、有字？我說：
啥都沒有，我就是知道。我姐說：這四句是什麼，妳再給我叨咕叨
咕？我就給我姐叨。我說：還得先拿紙片給它記下來，要不我記不
下來，一會兒我忘了，我想不起來。我就又拿個小紙片。
　　這第二個是怎麼說的，說「娑婆苦苦苦，淨土樂樂樂，迷苦不
求樂，眾生何時醒」，這是第二個。前面那四句我剛才給大家讀了
，這是第二次出現了這四句。我姐說：真怪了！妳說妳坐著看光碟
，這要我不在妳跟前，妳要跟我說，我肯定說妳做嘎做的，妳自己
想出來的吧！我說：妳老妹哪有那水平，還會寫詩！我不知道誰告
訴我的，我就給它記錄了。這是第二個。這個和第一個前後也不差
多少時間，可能半個小時都差不上，就出了這個第二個。那第二個
完了以後又擱到一邊，再接著還是看光碟，又看看。看了也就十五
分鐘、二十分鐘這樣，第三個又出來了。我說：姐，又出一首。我
姐說：這麼一會兒出三首了，妳今天是咋回事？什麼日子？我說不
知道。我姐說：第三首再把它記下來吧！我又拿小紙片，三首我記
了三個小紙片。我姐說：第三個，妳再給我念念。
　　我說：我給妳念念，妳聽著，是這麼說的，「彌陀是慈父，翹
首盼兒歸，可憐兒深迷，不識歸鄉途」。我姐說：小雲，這個我有
點明白。我說：妳給我解讀解讀什麼意思。我姐說：阿彌陀佛是咱
們的老慈父，他翹著腳，抬著頭，盼著他的兒女快回家，但是可憐



這些兒女們迷得太深了，忘了回家的路了。是不是這個意思，找不
著道了？我說：姐，妳挺聰明，好像是這個意思！這就是二００三
年陰曆二月十八的下午二點多鐘，就這麼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
出了這麼三個。我姐說：小雲，那妳就整個本放著吧，說不定一會
又出一個，妳別一個小紙片、一個小紙片。我說：可能沒了吧。我
姐說：那不知道有沒有？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準備本。接著又看
光碟，再往下就沒有了，就這一天下午只出了這三首。我姐我倆聽
完光碟就開始議論，這三首詩是幹什麼用的？是現在告訴大家，還
是將來有什麼用，應該怎麼辦？我說：那也不知道，既然有人告訴
我這三首詩，那說不定哪天他就告訴我這三首詩幹啥用的，那咱們
就等著。然後就把這個事就放下了。
　　第二天不是二月十九觀音菩薩聖誕日嗎？我有個小佛友，叫小
慧，她約我二月十九那天上願海寺去念佛，參加法會。她晚上五點
多鐘就上我家去了。她說：劉姨，明天早上稍微起點早，我帶妳到
願海寺去做佛事念佛，參加什麼大法會。她說：因為妳從來沒有參
加過什麼法會，我領妳去長長見識。我跟她說，我說：那種會我不
去。因為我不懂道場的規矩，我去了以後，妳又說是大法會，那麼
多人，人家幹啥我都不知道。因為什麼我說這段話？因為在這之前
，小慧領我上我們那個，那有個念佛堂叫居士林。她說：劉姨，妳
哪也不知道，我領妳上個地方去念佛。她就帶我去了，上居士林。
我問她，我說：什麼叫居士林，居士林是幹啥的？她說：居士，就
是在家的，信佛了，就叫居士。我說：那林是啥意思？她說：就是
一個單位、一個機構，就供大家這些學佛的人去念佛的地方，就叫
居士林。
　　我說：人多不多？她說：也不少，也不太多。我說：我有點怕
見人。她說：妳看妳這麼大人，怕什麼見人，我領妳去，見一次妳



就不怕了。她就領我去了，離我家不是太遠，就我倆走我估計也就
十五分鐘，就到那個居士林了。上那個居士林，一進屋，我看人不
少，都穿那個，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叫海青服，我那時候就把它叫大
褂，我說：他們怎麼都穿那個大褂？小慧說：人家都穿這個。她說
這叫居士服。她說：我去給妳借一個。出去以後我也不知道她找的
誰，就給我借了一個居士服。她還給我穿，我不會穿，我不知道這
裡面還能繫，這邊面還繫帶，還怎麼整。她說：劉姨，我給妳弄。
都她給我弄好了，因為我個兒高，她給我繫那個比較短，反正緊緊
巴巴的也就那麼繫了。
　　這時候我就看地下擺的都是這麼圓圓的，像那個蒲團似的，一
個圓墊，一個圓墊，相隔不遠的距離，擺得非常有次序，挺整齊的
。我問小慧，我說：這些墊是幹啥？她說：一會兒做法會的時候拜
佛用的。我說：那誰用這個墊？她說：大家都用。劉姨，咱倆就找
個地方。就前面各有一個墊，我倆就站著，大概就是有點靠近中間
往後面那個位置。這時候過了一個老菩薩，就拽著我的胳膊，就把
我撂到一邊去了，「這不是妳的地方，後面去」。就這樣，我瞅瞅
小慧，因為我第一次參加，我不知道，我說：慧，咱們站錯地方了
，這可能有人，咱們上哪站，妳趕快去找地方？小慧說：要不劉姨
，咱倆站最後！我說：行！我倆就站到最後了。那好多排墊墊，我
倆就站到最後了。
　　這個老菩薩又上去，後來拽我，又把我拽到一邊去了，「這個
地方也不是妳的，妳上那邊」。那邊就沒有墊了。我說：小慧，是
不是人家這個墊都是預定的，誰該站哪個就站哪個。我說：咱倆事
先沒預定吧，沒預定咱們站邊上，不要墊。小慧說：不是那樣的吧
，怎麼能那樣的？後來這個就開始了，開始這個法會了。那是我第
一次聽連敲帶唱的，當時高興得不得了，這地方唱的怎麼這麼好聽



！我一句不會唱，但是我就喜歡聽，太好聽了，就這樣。結果我們
倆站在什麼地方？大家來的都站滿了以後，後面剩下的地方沒人站
了，小慧說：這回沒人攆了，咱倆站這！我倆就往那站著。
　　站完了以後，那天是個什麼程序？就是唱完了以後，就說今天
是在家居士學佛心得交流會。我跟小慧說，我說：這地方還搞學習
心得交流會。因為原來各單位學習有這個說。小慧說，她說：我也
沒參加幾次，那咱們就聽聽。這時候大家都坐在墊上，就有一個老
菩薩，一個老太太，就上去交流去了。我一聽，我可感動了。小慧
挨著我，我說：慧，她怎麼講得那麼好，這麼感動人？就這個說完
了以後，又第二個交流。第二個交流的時候，小慧就拿胳膊肘捅我
，就這樣。我說：幹啥？她說：劉姨，妳上去講去。我說：這傻孩
子，我講啥？聽人家講多好。她說：妳講，妳講比他們講得好。我
說：我也沒講過，我講啥？我說：我不去，我就聽著。這第二個也
講完了，接著又第三個。
　　這時候小慧就給我寫這麼大個小紙條，上面寫著「劉姨，妳必
須上去講」。完了她起來以後，我估計她是把這個條給那主持人了
。第四個就是我，那主持人就說了，下面請劉素雲居士上來給大家
講心得交流。你說人家下面一鼓掌，一阿彌陀佛，都給我整了直發
蒙，那妳上還是不上？我上吧，那時候不知道擱哪邊上，擱哪邊下
，磕幾個頭，全不知道，大腦一片空白，傻不呵呵的，那怎麼也得
上，也不能讓主持人擱那晾著，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後，坐那，一
開始我想那我說啥？後來我就想，那我也沒別的說的，我就說說我
這個病吧，我這個病怎麼得的病，怎麼好的病，我什麼病，我就這
個我會說。我就說的這個題目，大概是說了四十分鐘左右。說完了
，完了我還東瞅西望的，我說：這些行不行？要行了我就下去了，
不說了。弄得大家哈哈笑，一邊鼓掌，一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喊阿彌陀佛的聲喊得可大了。我就這麼下來了。下來我跟小慧說，
我說：妳真是不幹好事，妳幹嘛把我弄上去，叫我多尷尬，我都不
知道說啥。她說：劉姨，妳說得好，妳比他們說得都好。我說：那
妳還能不表揚我嗎？就這樣。
　　所以因為有這個事，我就心想別出洋相，我不上寺院、我不上
道場，人家這些老菩薩都是老修，人家都懂規矩，你說我傻不呵呵
，站不知站哪，跪不知跪哪，唱還不會，我就不想去。小慧就說：
去吧！劉姨。她非常願意和我在一起。我就沒答應她我去。這個時
候我突然想，我說：小慧，我有三個小紙片給妳看看。我就從抽屜
把這三個小紙條給拿出來，拿出來我就遞給小慧。小慧說：劉姨，
這誰寫的詩？我說：我寫的。一本正經說，這回不說我記的，我說
我寫的。妳啥時候寫的？我說：就今天下午。後來我更正，我說：
慧，不是我寫的，是我記的。她說：誰說給妳記的？沒看著，不知
道誰說的，反正我就記下來了。就這三個偈子，小慧一看就說：劉
姨，妳這麼有佛緣，這不是佛在點化妳嗎？妳明天還不去參加觀音
菩薩聖誕日。我說：不去，不敢去。還挺老遠，還得坐火車什麼的
，又搭巴。我說我也不知道跟人說啥，我堅決的沒去。所以那一次
，就是二００三年的二月十九到願海寺去做佛事參加法會，我到底
沒去。
　　所以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說的，就是我的偈子就是這麼起源的，
二００三年，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後來就是隔幾天它又出，有時
候出一個、出二個、出三個，數量不等；有時候一天還能出十幾首
、二十幾首。我說這還高產作家了，我之前還這麼說，我說成了高
產作家，一天緊忙活，出一個就得記，你要是不記下來，你過一會
兒再讓我回憶，再把它記下來，我回憶不出來，過去就過去了。所
以一出來，趕快馬上我找紙記。後來我真像我姐說的，準備了一個



專用的小本，出來我就記，出來我就記。記了一段時間，記了大約
是將近四百首。後來我一想不行了，這一天老忙乎記這個，也不聽
經，也不念佛了，把這個正事耽誤了，我自己心裡想，出啥我也不
記了。所以後來再出什麼，我心裡就想，你別告訴我了，誰喜歡你
就去找誰告訴去，我不追求這個東西，我也不太明白這個東西。我
說我這個人是人群裡最笨的，你找誰聰明、誰伶俐，你去告訴他去
。我說再到我這，我要用不好，還給廢了。從那以後，陸續減少。
我實情是告訴大家，就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陸續減少，但是始終沒
有間斷過。這二００三年到現在，十年時間了。
　　但是後來我基本上，我不是覺得太教育人了，不是覺得那樣的
偈子，我一般我都沒記。所以現在有時候我也想，我沒記是不是有
點後悔，對不對？人家如果以後真是度眾生有用，你說都叫我給漏
下。那你說我那個時候可能是記了將近一年，就記了將近四百首，
那要這十年，那還不得四千首、五千首了！我的偈子就是這樣的。
不單出了這個偈子，還給我起了一個名，這個名叫什麼？就整個所
有的偈子擱在一起，起了一個總名，叫「西歸集」。我一聽這個名
還挺好的，是不是？念還挺順溜，還挺上口的，「西歸集」，那就
回歸西方極樂世界，就這麼一個集子，就把這些個偈子都收集在一
起，這個就叫「西歸集」。這就是我出偈子的最開始，就是這樣的
。
　　下面我再說說我姐的偈子是怎麼來的。這不我出偈子我記，我
姐我倆時不常就議論議論，怎麼回事？誰告訴妳的？要不然你讓我
看個圖，看出這個字，要不然你讓我聽聲音也行。啥都沒有，一直
到現在，一直是這種狀態。到了二００三年的九月二日下午三點，
那一天是我送張榮珍往生，張榮珍就是那天中午午時三刻往生的。
我回來以後，因為是我老伴把我叫回來的，讓我回來。我也不知道



他讓我回來幹啥，我還跟他好生氣，我說人這邊要往生，要嚥氣了
，就小宋我倆在那，你非得把我提了回去，剩小宋一個人怎麼辦？
我在那，最起碼我能跟她壯壯膽，我是這麼想的。我沒送過往生，
那是我第一個參與送往生，第一次聽說這個新名詞。我老伴硬把我
叫回來了。
　　叫回來以後，我就挺生氣的，我說：姐，妳說這個老伴子，關
鍵時刻把我提了回去，就剩小宋自己在那了。我姐說：那讓妳回來
，可能讓妳有回來的理由！我姐說：別生氣了，坐在這，咱倆聽經
。完了先給我打電視，演什麼電視連續劇，我姐就想分散我注意力
，不讓我繼續生氣。我倆都坐那，坐那兒，那電視演的啥我沒看著
，一點不知道。眼睛盯著屏幕，但是沒看到它在演些什麼。這時候
我就拿了一個原稿紙、拿著筆、拿著眼鏡，我就放在，因為我和我
姐都坐床上，腿這麼伸著，我就把那三個東西放在這面。我姐說：
小雲，妳幹啥拿這個？我說不知道。我姐說：拿這三樣東西，是不
是要寫點啥？妳要寫什麼東西？我不知道。我倆就接著看電視。
　　看的過程當中，我拿過來以後就在我的腿上，我就開始，準確
的說，就開始記，就記了兩頁多稿紙，兩頁半吧。記完了以後，我
說：姐，這個又是個什麼東西？我說：這個也不是偈子，沒有那麼
長的偈子，就是一篇像散文似的。我姐說：那妳給我念念，我看妳
寫得密密麻麻，寫得那麼快。我說：因為他說得快，我就得寫得快
。反正我寫字本來就夠快了，他說得快，我記得也快，我一點沒漏
給記下來。我第一句話就給我姐念的，「恭喜妳，張榮珍回家了」
。我姐說：那這不就是送那個張榮珍嗎？那後面的內容？後面內容
就是，就像一篇追悼文似的，給我的感覺就是那個。那一大段話，
一大段的話，我過去我也沒聽說過，我也沒看見過，我也沒寫過。
我念的時候，我姐說：妳這一段，妳怎麼知道的？妳啥時候看的？



哪個佛經有？我說：不知道，我沒看著過，人家那個就告訴我記這
些，我就這麼記了。結果記了一篇這麼個東西。
　　我問我姐，我說：這個啥時候用？我姐說：那就等著吧！有用
妳就用，沒用妳就先收著吧。我就把這個東西收起來。收起來，我
姐說：這電視妳也看不下去，得了，還是去聽經吧！我倆又上廳裡
把光碟放上，又坐在那聽經。大概一會兒，沒五分鐘，我姐就捅我
了：小雲，小雲，我也出詩了，妳快去給我拿張紙，我記下來。愣
得我直發愣。我就趕快進屋拿幾張紙，把筆也給她，眼鏡也給她了
。我說：妳快點記，要不一會兒就沒了。我姐就坐沙發上，腿不是
伸著嗎？就記下來。記下來，她說：我給妳念念。就給我念念。她
那四句，我現在學不上來，意思就是和張榮珍往生有關係。那個時
候是九月二號的下午三點鐘，她不是午時三刻走的嗎？這個偈子是
三點鐘出來的。
　　我就說我姐，我說：妳看妳老問我，妳那個詩是咋出來的？我
說這回該我問妳了，那妳這詩是咋出來的？我姐告訴我，她說：我
這個不像妳說的，我也聽不著、我也看不著，我能看懂。我說：妳
看到的是什麼？她說：我就眼前，就前面，就是一個像電視屏幕似
的，出字就像打字似的，嗒嗒嗒嗒嗒，打字，就這一行字。然後第
二行，嗒嗒嗒嗒，第一行隱上去。打第三行，第二行隱上去了。反
正總是保持著一行。她跟我學的是這個。我說：那我不知道。她說
：那妳看看我前面。她讓我看看腦門，說小雲，妳看我腦門有沒有
這個屏幕？我說：我看妳不就是白了頭，哪是屏幕？我姐說：那咋
不是？我說：不信，妳自己去照照鏡子，妳看看妳那個白頭上有沒
有屏幕？我姐那時候腿還沒截肢，下地了，上衛生間照鏡子找屏幕
去了。下了地，鏡子一照，沒有，回來跟我說：小雲，啥也沒有，
那個屏幕可能是懸空的，大概是用的時候它就出來了，沒用的時候



人家就收回去。我說：那我不知道。我說我的感覺我都說不清楚，
我還能說清楚妳的感覺嗎？就這樣，這就是我姐姐最開始出偈子。
那就是我倆都是二００三年，我是陰曆的二月份，我姐姐是陽曆的
九月二號，就相差也有七、八個月，就這麼長的時間。
　　完了我就想，對了，就是第一首偈子，我這寫下來了，我要不
寫我記不住。我姐的第一首偈子是這麼說的，「我讚榮珍意志堅，
四年病苦世間現，度化眾生回家轉，法界虛空皆平安」，這就是我
姐姐出的第一首偈子。你看這不和張榮珍往生有關係嗎？這句話怎
麼解釋？就是四年病苦世間現，張榮珍是肝癌，到她得病到她往生
是四年的時間。她這肝癌得的怪到哪？沒有病苦，就是肚子右側這
邊鼓那大包，大包小包，一個挨一個。但是四年從來沒疼過，從來
沒去醫院治過這個病，從來沒因為這個病吃過一片藥，就這四年就
是這麼過來的。所以我姐姐這個就說，不是「讚榮珍意志堅，四年
病苦世間現，度化眾生回家轉，法界虛空皆平安」。這個偈子就是
這麼來的。
　　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我姐姐那個高產作家比我高產多了。有時
候最多一天，我記得出了四、五十首。我說這一天，這把老太太忙
乎了。一會兒又說：小雲，又來一首。那妳就記吧！記下來了。記
完了再空閒，我們倆基本就是聽經，反正來了她就記，沒有她就聽
經。所以那些日子就這麼過的。有時候一天一個沒有，它不是說天
天有，還很平均的，不是，有時候沒有就是沒有，有時候要說有，
這十個、八個、二十個，這都有的。
　　九月二號下午，可能是快要到晚上了，反正是第一首偈子出完
了以後，我記得是隔了一段時間，因為那個是三點左右出的。第二
首，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五點左右了。因為我告訴我姐，我
說：妳自己先聽經吧，我要去做飯去了。我姐說：那妳去做吧！我



正回身要上廚房做飯的時候，我姐說：小雲，小雲，又出一首。我
說：又出一首，是啥？我說：妳先記下來，省得一會記不下來。我
姐就記下來了。這一首是什麼？說「文殊菩薩是大賢，弘法利生到
人間，度化眾生離苦難，虛空法界美名傳」。我姐說：這是讚歎文
殊菩薩的。我說：對！人家第一句話不就說，文殊菩薩是大賢，是
讚歎文殊菩薩的。我姐說：那第二句是怎麼回事？弘法利生到人間
，那人間誰是文殊菩薩？我說：就今天張榮珍剛往生。那張榮珍是
文殊菩薩？我說不知道。這個事也就過去了。就是我的偈頌是怎麼
出來的，我姐姐的偈頌是怎麼出來的，我都如實的向大家匯報了。
　　下面我再跟大家說說，就是這個偈頌它有什麼特點，我是歸納
總結的，總結出這麼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非人所思、所想、所
編，是自自然然出來的，我和我姐姐就是充當記錄員的角色，把它
記錄下來而已。就不是哪個人，你是思的、你想的、你編的。至於
別人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我姐我倆，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向大家保
證，我倆沒那個水平，我高中畢業，我姐初中畢業，文化水平都不
夠，更不是什麼詩人。所以就這個我總結是第一個，因為我姐我倆
誰都想不出來、寫不出來這個詩集，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隨時隨地的出。怎麼個隨時隨地？沒有固定的時
間，也沒有固定的地點。比如說聽經時、拜佛時、繞佛時，都有這
種情況。特別是二００三年九月份，我們到五台山去，到五台山去
，它不有五個台，我們哪個都不想漏，都想去拜拜。那個幾個台都
有一定的距離，中間您得租車，我們就租了一台車。到北台，我記
得是盤山道，我們五個人租的這一台車，拉著我們就繞著這盤山道
往北台前進。就剛到那個山腳下，繞了沒兩圈，我就非得要下車。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穿棉襖，天還挺冷。你看九月份在咱們這邊那麼
暖和，在我們北方也不算冷，但是到那個山上，就往北台去的時候



，穿著棉襖還覺得凍得慌。我老伴就問我，他說：妳看這繞著盤山
道，妳幹嘛非得要下車？我說：我下車以後，我自己走上去，你們
四個坐車，就給你們繞上去。他說：那妳哪能有車走得快？妳那走
得慢，我們先開車上去了，妳自己一個人在山上走，我們也不放心
。我說沒事。這樣我就下車了。
　　我自己也問我自己，妳這不是有點矯情，妳說五個人租一台車
，妳硬要下車走，不跟人家坐。完了他們車就在前面開走了，我就
自己繞著山坡，它不是盤山？我繞著走的。就在走的過程當中，就
看著那個天上的景，特美，都是圖。一開始，看一條首尾相連的龍
，就在我頭上，可能太大了，頭和尾是相連的，就這麼一個龍。完
了就出了一首偈子。這首偈子是什麼？我這上沒有寫下來，我不知
道我記的準不準確，如果我沒記錯是這樣的，說「蛟龍護我上北台
，我與藍天緊相連，上天並非我的願，極樂才是我家園」。這就是
我下車以後，繞著這個盤山道往上走的時候，第一首，看著天上這
個首尾相接的龍，然後就出了這個偈子。我兜裡多虧我揣了一個小
本，還揣了一枝筆，可能是大概這玩意你說是巧合還是怎麼的，我
兜裡真有這個本和筆，我就坐在那個山上，我就把這四句話記下來
。結果走一會兒來一首，走一會兒來一首，就是從那個北台的下面
開始往上繞的時候，一直繞到上面，出了四、五首就這樣的偈子，
我都把它記下來了。
　　我在五台山可能待了十來天，因為我們五個人去了一趟也不容
易，所以我們是五個台都朝拜了，還拜了二十二座廟，反正這十天
是緊忙活。就在五台山這十天的時間裡，我一共寫了可能大概是二
十首左右，就這個偈子，那個文辭都特別優美。可好了，有一天我
記得我穿了一件我老伴的紅色的球衣，在大山裡，你看山上綠的，
我的衣服是紅的，它就出了一首偈子，好像說我在慈父懷間怎麼的



，這個我記不住了。每一首都那麼優美，我現在有時候沒什麼事的
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我看一看，我就覺得這誰的文辭這麼優美
？真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偈頌的特點它不分時間、不分地點，隨時隨地的出。
所以後來我記的時候，我兜裡總揣著幾張紙、一枝筆。後來我不記
了，那我就不揣了，就是這樣的。比如說我繞佛的時候，很多時候
繞佛出那個偈子，我覺得特別美。但是因為我沒有準備，我也沒拿
紙、也沒拿本、也沒拿筆的，繞完佛，我們繞佛也得一、二個小時
，大約也得半小時到兩小時，等我繞完了以後，回過頭來坐下來，
靜下來再想，今天繞佛那偈子是怎麼說的，一句都想不出來，過去
就是過去了。這是第二個特點，沒時間、沒地點。
　　第三個特點是必須隨時出現隨時記，過後回憶不起來，剛才我
說了，就不能回憶，這是第三個特點。第四個特點是語言簡潔，字
淺意深，愈讀愈品愈有滋味，就這個特點。就是現在我回過頭來，
我把我寫偈子那個本拿出來，我讀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心裡特別
舒服，美滋滋的，就是怎麼說得這麼好！我不知道對別人是什麼感
受，對我來說，對我是一種啟迪，我覺得我學佛，這些偈子幫了我
不少忙，每當你困苦的時候，遇到磨難的時候，佛菩薩，我認為是
佛菩薩點化的。有人說妳是入魔境了。我說我入佛境，我這個人就
這麼強。比如說有一段時間，我心情特別不好，特別壓抑，那個時
候我磕頭磕四個小時，早晨，我磕四個小時頭，我能哭四個小時，
妳根本就控制不住，這不知道有多麼大的委屈在向誰訴說，這一邊
磕頭一邊哭，把那個拜墊都哭濕的。
　　後來我和刁居士我倆上省圖去繞佛，我們倆繞佛的時候，那個
天還擦黑，我們就出去了。從我家走到那省圖大約得十多分鐘。因
為天是黑的，我從家裡出去以後，沒有人在道上，我就盡情的哭，



就走這一道，我哭這一道。以前我跟大家說過，後來就那個時候可
真是就覺得似乎是有一個聲音，但是也沒有聲音，就說「嬌兒莫哭
，好好修行，待兒回家，父接兒行」。就這四句話一出來之後，我
立刻一片晴朗，天晴了，從那以後到現在，我再也不哭了。因為什
麼？這四句話我明白了，誰是慈父？阿彌陀佛。他看我哭得太可憐
了，告訴我：「嬌兒莫哭，好好修行，待兒回家，父接兒行」，就
是等妳回家再說，父親去接妳。你說多麼親切！多麼慈悲！所以我
就從那一次開始到現在，我再也不哭了，眼淚沒有了。所以說那真
是言簡意賅，特別感人。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跟大家交代一下
這個偈頌的來源。
　　第二個我想跟大家說說我對這個偈頌、這個偈子的認識過程。
第一個我想告訴大家，我對這個是平常心對待，我沒把它這個偈子
、什麼詩當成一回事，覺得了不得了，這怎麼回事，到處去宣傳什
麼，我不跟別人說。我姐姐記的、我記的，就是我倆知道，別人不
知道，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宣傳這個東西。應該說從二００三年到二
０一二年，將近九年的時間，我就做了兩件事，就是關於這個偈子
我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因為記了幾百首了，我也不知道這幹
啥，當時我有什麼想法？我說這些偈子到底是誰告訴我的？告訴我
以後讓我幹什麼？我說如果是佛菩薩告訴我的，讓我告訴大家，告
訴我這些同修們，我沒有說，我給它貪污了，那我就有罪過。我說
如果像人家有人說我著魔了，入魔境了，真要是魔告訴我的，我要
給說出去了，我誤導眾生。所以弄得我左右為難，我不知道怎麼辦
。
　　後來我就把我那個時候記錄的偈子，我就用原稿紙抄了一份，
我就找一個我最信任的一個同修老大哥，在我印象中，我覺得這個
老大哥挺有修行的，我就給那個老大哥送去了。我說：大哥，求求



你幫我看看，我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我自己現在我辨
別不出來。老大哥說：妳放著吧，我給妳看。特別慈悲，我就放給
他看。看了以後，過了半個月左右時間，老大哥就把這個還給我了
。還給我了，告訴我的，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妳自己想出來的，說是
我自己想出來。我一句話也沒回，因為我自己知道不是我想出來的
。老大哥告訴我，這個是妳想出來的，是妳思惟怎麼的。我沒反駁
。後來老大哥說這個東西絕對不能往外傳，往外傳，意思是要誤導
別人的。那我聽話，從那以後，我這個東西收起來以後，沒有任何
人能看見，我一直就在我那櫃裡壓著。後來我不也不記了。這是我
做的第一件事，請教一個老大哥，幫我看看我這個偈子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二０一０年四月四日，我第一次來香港見老法師
，我又抄了一份，我給老法師帶來了。我說：師父，我還得請您老
人家幫我看看，我這個東西幹什麼，怎麼回事？我就給師父了。師
父到現在沒跟我說任何，沒有關於這個，沒跟我說任何的，我知道
師父什麼意思，所以我也不再問。因為這個東西它到該用的時候，
肯定就讓你拿出來；不該用的時候，就擱那放著，那就是機緣還不
成熟，我就這麼想的。所以關於這個偈子，我告訴大家，我確實以
一顆平常心來對待，我真是沒把它當成一件很神祕的事情，或者到
處去宣傳、張揚，怎麼怎麼回事，沒有這樣做。這是第一個，我對
這個偈子認識過程，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姐姐往生前的五天，我們倆對這個偈頌有一個
對話，當時我姐跟我說，她說，因為我姐，因為她出偈子，我不是
說高產作家，她名符其實比我還高產。後來記了一段時間，我就跟
我姐下了一道死令，我說：從現在開始，今天開始，立刻停筆，給
什麼偈子都不要記了。我姐說：那好也不記？我說：好也不記。我



姐聽話，我沒說小時候我欺負我姐，長大了我管著我姐，這我姐，
這老妹妹下令，不讓記了，把本、筆啥都收起來，老老實實聽光碟
，念阿彌陀佛。我說：妳就念佛，就念阿彌陀佛，別的事和妳沒有
關係。我說偈子不要再記了。我姐就不記了。我姐記了也就將近不
到一年的時間，反正可能也記了幾百首吧！當時這段時間就一直沒
記，你看那時候她二００三年，她記那個時候應該是二００四年一
個整年，後來有點零的我就沒詳細知道了。我告訴我姐要制心一處
，我說：妳把心集中在阿彌陀佛上，不要讓這個偈子干擾妳念佛。
所以我姐後來就一直到她往生之前，她這個偈子就再也沒記。
　　十一月七號我去見我姐，上她家吃飯，我不是說老菩薩瘦了，
要回家了，我姐說快了，快了，就那一天。我姐跟我說：小雲，最
近又出偈子。我姐說：這偈子挺好的，是不是以後會有用？我連思
考都沒思考，我立馬說：從明天開始記下來。這就是十一月七號。
你看我姐二十一號往生。所以她從十一月八號開始，重新記錄偈子
，到她往生前的一天，二十號，一共是記了十四天，十四天記下來
三十五首。這就是臨往生前又給我們留下來這三十五首偈頌。
　　有時候我就想，我讓我姐不記了，你說是對還是錯，現在我自
己我也沒弄明白。你說我錯，我的目的是讓我姐老實念佛，求生淨
土，去念阿彌陀佛，好像這還沒錯。你說我對，真是人家老菩薩要
給後人留下一些東西，叫我給攔住了，雖然說不是說一點沒留，還
留了幾百首，但是畢竟不全，不多。如果我要不攔著，說不定人家
現在千、八百首。更有意思的是，我那個偈子不給我出了一個題，
叫「西歸集」，我姐姐偈子也給個題，叫「警世篇」，警惕那個警
，世界那個世，篇，警世篇。我跟我姐我倆坐那，有時候說起這個
話題都覺得挺好玩的。我說：姐，這誰這麼聰明，這麼會起名，給
我那起個「西歸集」，給妳這起個「警世篇」，我說還不重複。我



姐說：是！妳說誰寫的？現在我跟大家說的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真
心話。我自己有些時候我也沒琢磨透究竟是誰說的，誰告訴妳的，
你看起的反正我們都挺喜歡的，「警世篇」這個名也挺好，「西歸
集」更好，我們倆都挺喜歡的。
　　因為姐姐那個，我不說我倆有關於偈子的對話。我姐問我：小
雲，妳這麼長時間不讓我記，妳現在怎麼又讓我記了？我說：姐姐
，我也不知道，妳看那天妳一說，我就說從明天開始妳可以記。我
說我沒經過大腦思惟，我說你現在記沒記？這個就是我和我姐通電
話說的。因為我倆住得比較遠，我幾乎是我知道我姐姐往生那個日
子之後，我是每天都給她掛一次電話，都跟她嘮嘮，都是圍繞著這
個往生的事，我倆沒有閒話可嘮。我姐說：這個偈子可能是我度眾
生的一種特殊的方式。我說：那誰告訴妳的？我姐說：我也像妳是
的，我也不知道誰告訴我的。她說：那小雲，我就認為是佛菩薩告
訴我的。就告訴我，妳度眾生的方式就是偈頌，妳就把這事都寫在
偈頌裡，妳走了以後，讓後人去看，去對照。如果對照不兌現，那
妳是騙子，是不是？妳打妄語，說謊話。如果一一兌現，那就說明
問題了，誰能把身後的事情，自己往生之後的事情，先寫出來，那
你說這是奇怪是不是就奇怪在這兒。反正你現在讓我寫，說妳往生
之後什麼樣，我寫不出來，我現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當我真的往
生的時候，佛菩薩點不點化我，讓不讓我把以後的事情寫出來，我
現在不知道。因為我姐就是事先還沒走之前，她就跟我這麼說。
　　說實在，那個時候我聽我姐這些話，我沒這麼太往心裡去。我
想這老太太，一天就坐那，因為她活動也很不方便，在那床上就那
麼坐著，一般人都受不了。但是你看她一點沒有病苦，沒有痛苦感
，就這樣的。是不是坐在那沒啥事，除了念佛以外，完了就寫著、
想著偈子事了，我又准許給她開綠燈，又准許她記了。她告訴我，



她說：小雲，妳不是告訴我第二天開始記，八號那天我一共記了六
首。我說：姐，妳記那個偈子，妳一定保密，我也不看，妳也別給
別人看，行不行？我姐說：行，我擱一個新本寫的，寫完了我就藏
在抽屜那底下壓著，誰也不知道。因為別人也很少去，就是我四外
甥女和我姐她倆，我外甥女一天上班還挺忙的，所以我外甥女也沒
看到她這個偈子。就這樣，我姐就是後三十五首偈子，就是在這十
四天裡給大家留下來的。她往生前，她寫偈子這個本我沒看見過。
這個偈子是姐姐往生之後我看的，我外甥女把這個本給我找出來了
。因為我姐姐可能告訴我外甥女她的偈子本在什麼地方放著，走了
以後妳們可以拿出來看。就這樣，所以是我姐姐走後，我看到了姐
姐這個偈子。
　　有時候我想想這個事，我就剛才不說了，我就想，我沒有讓我
姐姐這麼多年就一直把它記下來，是對的、是錯的？這是我腦袋裡
的一個疑問，這是一個。第二個，姐姐告訴我，她這些偈子是度眾
生的，按她的原話說叫獨特式，形式那個式，說我這個度眾生的形
式是獨特式的。那光碟裡可能也有這樣的話，獨特式的。我說就這
麼一個獨特式，還讓我給攔住了，似乎我做得有點欠妥。這是一個
。再一個我就為我姐姐這個往生，她表法表得這麼完美、這麼堅強
，真是讓我自己都非常震撼。我覺得我面對我姐姐，自嘆不如。過
去是我欺負我姐，我管著我姐姐。後來我姐往生頭一天，哈哈哈笑
了說：小雲，這會兒你可管不著我了，我要回家了。我說：我要知
道是這樣，我哪敢管妳，我現在我趕快給老菩薩溜溜須，拉拉手，
別到西方極樂世界不認識我。我姐說：那不可能，都認識，都認識
。就是一直到最後，我們在一起，就用這四個字形容一點不過分，
談笑風生，沒有一點悲哀，去的那些佛友都說怎麼這麼好，都捨不
得離開。



　　你看我姐姐那種身體狀況，從早上開始坐著跟大家嘮嘮嘮，最
晚的一天嘮到晚上十二點半，第二天因為我外甥女是早班，四點上
班，不得不散了，睡覺了，要不可能得嘮通宵。就最後五天就這麼
過去的。所以我說這老人家最後真是度眾生，不單是有形的眾生，
無形的眾生無量無邊。我問我姐，我說：姐，妳走的時候，能帶多
少眾生回家？我說：阿彌陀佛給我的任務，老法師給我的任務，讓
我帶無量無邊的眾生，愈多愈好，回西方極樂世界。我姐說：對！
就這個詞，無量無邊。我說那太好了。事實最後結果證明，確實是
老人家帶了無量無邊的眾生回歸西方極樂世界。
　　我為什麼說我非常讚歎姐姐的堅強？她留下這三十五首偈子裡
，其中最長的那一首是六十句。這六十句偈子是怎麼記下來的？因
為她一條腿截肢，她那個躺下以後不能翻身，躺下是個什麼姿勢就
是個什麼姿勢。她告訴我，她那一天是十點多躺下睡覺的，就是往
生前的頭一天晚上，衣服也都脫了，她身邊的佛友都給她弄好了，
老太太躺下睡覺了，第二天就往生了，這個日子。她告訴我，她說
十二點來鐘，那個零點，就告訴她寫偈子、記偈子。我姐說：這都
脫了衣服，躺被窩睡覺了，這咋整？後來她身邊的小許，就把那個
被子都掖在她那獨腿，一條腿，那條腿截肢了，就把那腿墊高，把
那個被子墊到腿底下，然後給她拿本，給拿筆，戴上眼鏡，就這。
　　後來我問，第二天我問，我說：姐，昨天晚上這個偈子，妳是
趴著記的，還是坐著記的？我姐說：我趴著記的。我都躺被窩睡覺
了，十二點來鐘，讓我記偈子，那咋辦？我就記！你想咱們正常的
人，你要是躺著那個，就躺著被窩寫這六十句偈子，都會感到疲勞
的。何況是她那種身體狀況，自己又不能調整位置，是個什麼姿勢
就是個什麼姿勢。後來我看她那個偈子寫的，那本來寫字一行一行
應該是平的，她到最後就愈寫愈往下，都變成這樣似的。她告訴我



，她說：小雲，我手都抖了。告訴我，一共六十句，妳數一數對不
對？我姐說：我認真，我記完了以後，我從頭數兩遍，是六十句，
一句沒漏。那六十句偈子，那六十句的長偈子，就是這麼留下來的
。所以我當時我一看那時間是零點多少分到多少分，我一算，她這
六十句，她記了四十八分鐘，正好是四十八分鐘記下來的。那還有
別的，那一天可能是五首。那天晚上除了這個長的以外，大概還有
四首或五首，好像是五首，那就是臨走的頭一天晚上給大家留下來
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一個是菩薩太慈悲了，一個是我姐太堅強了
，真是太堅強了。就是有時候我跟我姐開玩笑，我說：姐，妳這坐
功是練出來了，坐了，你看二００八年做的手術，做完手術以後一
年多，還給兒子、兒媳婦做飯、洗衣服，獨腿，架著一個枴杖，還
能洗衣服，告訴我怎麼洗的、怎麼晾的，說得我心特別難受，妳都
這種。我去了以後，晚上吃完飯，她刷碗，她得把那枴擱在一邊，
她靠在那台子上，水池那台上，把身子那麼靠著，然後去刷這碗。
我姐特乾淨利索，那比我強得多得多。你說我能去幾次？我說：姐
，姐，妳快點進屋，來，我刷。我姐還說一句：妳能刷乾淨嗎？還
嫌我刷得不乾淨。我說：我能刷乾淨。就這樣的。你說那衣服，她
那個是窗台的外面一個鐵架，你說她一條腿，怎麼能把這個衣服掛
在那鐵架上，我自己我都比弄不出來。你說是不是堅強，是不是我
們的榜樣？所以我說我姐最後留下那個偈子，我真是心裡想，這是
用她的命換來的。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能把這個寶貴的偈子給我們
留下來，真是太讓人感動了。
　　我剛開始開頭的時候我說了，為什麼公開了三十四首偈頌？如
果不是我姐姐往生，她要是沒走，她這個偈子我肯定不會給她公開
的，這個是沒什麼說的。因為姐姐告訴我了，她這是度眾生的一種



獨特的方式，我不能再給壓下來。這個事我思量了，我琢磨了，我
當時第一念頭，我真是還想給它扣下來不公布。後來我仔細琢磨，
不對，既然姐姐把這個話已經交代給我這麼清楚了，我再給人家扣
下來，那我真是犯罪了。所以後來就是在出光碟的時候，我就把三
十五首中的三十四首給大家公布。還有一首既然不太成熟，暫時不
能公開。這是我又給大家說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對這個偈頌的認
識過程。
　　第三個我想給大家解讀解讀，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六十句的長偈
子。因為她那個偈子我後來反覆看了幾遍，我覺得這六十句長偈基
本上都含在內，比較有代表性。反正我認識到什麼程度，我就給大
家解讀到什麼程度，剩下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見解，可能你
們解讀的可能比我更全面，那都說不準。下面的時間，我就把這六
十句長偈給大家說一說。本來我想，也應該弄字幕，我怕同修太麻
煩，所以我就想，這個偈子大家基本都看過，我一說，你一想能想
起來。
　　這個第一句，咱們先說第一句，「彌陀慈尊傳真音」，這就是
這消息，這個偈子的消息怎麼來的？這是彌陀慈尊傳真音。誰傳來
的？阿彌陀佛傳來的。所以對於這個有人說是魔境，是多少多少陰
謀，如何如何。我對這個，我確認無疑的，我說是阿彌陀佛傳來的
，不是魔境，是佛境。第二句，「吾子２１回家門」，吾就是我那
個意思，子可以解釋成孩子，也可以解釋成弟子，那就是我的弟子
二十一日回家，我就這麼理解的。那不就是我姐往生的準確時間，
二十一號，那個２１是用引號引著的，這就是把我姐往生的時間說
出來了。那你看和我們事先知道的時間不完全吻合嗎？
　　第三句，「西方三聖來接引」。三句到第七句，都是說接引的
陣容，我就這麼給它概括吧！這幾句我念念，「西方三聖來接引，



無量菩薩緊緊跟，宏來樹傑隨隊現，今生父母喜迎兒，女婿親接老
岳母」，就這幾句，就是接引我姐往生的陣容。我姐告訴了，接引
她的，咱們不有一張阿彌陀佛接引圖，這個可能有很多同修都知道
，我姐告訴我，接引我往生極樂世界的就是這個陣容。後來我還問
了，我說：姐，那就我認識的往生極樂世界的，誰來接妳，妳能不
能給我說說？我姐說：那多了。那就說幾個代表。就說的，王宏來
、齊樹傑、羅麗秋，她說這幾個就是代表。她說那太多太多，都排
成大隊，她這麼說的。那你看說「西方三聖來接引」，這個她說的
那個陣容，完全和這一致。「無量菩薩緊緊跟」，她說那菩薩無量
無數，你沒法數，你沒法計算。
　　「宏來樹傑隨隊現」，這個宏來，名字叫王宏來，是二００三
年，張榮珍往生之後半個月，這個王宏來往生的，他也是肝癌，年
輕，四十一歲可能是，就是指他。樹傑就是咱們刁居士的丈夫，齊
樹傑。你看這人家就說得多明白，隨隊現，就跟著那大隊一起來的
，是代表，在接引的陣容裡。「今生父母喜迎兒」，就是我和姐姐
的爸爸媽媽，這一世的爸爸媽媽在西方極樂世界，這一次和阿彌陀
佛一起來接女兒回家的。
　　下一句是「女婿親接老岳母」。姑爺吧！這個姑爺是誰？就是
我姐姐往生就住在他家，這是我四外甥女的女婿。你們看那個穿白
衣服那個，那個就是我最小的外甥女，她的丈夫叫唐亞茹，是去年
的三月十號往生的，也去極樂世界了。在那之前，我姐就跟我說：
小雲，我這次往生，亞茹回來接我。就在沒往生之前，我姐就告訴
我了。你看我這個外甥女婿往生，和我姐往生相差八個月。我跟我
那個四外甥女說，我說：四，妳很了不起，八個月送了兩個菩薩。
你看老人也去極樂世界，丈夫也去極樂世界，現在就剩她一個人。
我說：四，妳覺不覺得空落落的。她說：老姨，你不用惦記著我，



我不覺得空，我回家以後，我就覺得我這個屋裡千軍萬馬。她說：
我不是我一個人，我一點不寂寞。你看按道理說，咱們用常人的思
惟來想，八個月走了兩個親人，現在租那個屋，暫時還租著，再加
上自己那屋，雖然屋不大，畢竟是兩個屋。你說空，尤其下夜班，
半夜十二點、一點下班回來，一進屋就自己一個人。我說妳不覺得
空？四說：不空，有的是陪著我。她就這種感覺。
　　下句話說，「事事如此都是真」，那就告訴我們，認定這上面
說這些事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九句是「往生大隊排成行，回來
接友喜盈門，不是一人回家門，帶眾無量歸一真」。就這幾句，我
給它歸結上，九到十二句就是告訴大家，我姐這次回極樂世界帶眾
無量，就無量無邊的眾生，這個跟我知道的，和我姐知道的一致，
就是這個詞，無量無邊。
　　第十三句開始寫西方聖景，說「西方聖景空中現，朵朵蓮花如
車輪」。就這兩個兌現了，怎麼兌現？就是咱們先說這個蓮花，因
為當時，我不講嗎，這個障緣，所以我們也忘了出去看看天、雲彩
什麼樣，沒功夫出去看去。但是我這四外甥女她真看住了，她出去
辦事去，她看了回來告訴我：老姨，那個天上那個雲彩都是大蓮花
、小蓮花排成隊。她告訴我。等我們再出去看的時候已經散了，我
們沒看著，我四外甥女看著了。這是一個。
　　你說那個說「西方聖景空中現」，我有一個什麼例子？就是我
的一個好朋友，叫張裘，她在一個學校，她已經退休了，又到一個
學校返聘去當老師。然後她跟我姐關係非常好，我姐告訴她了，說
我可能要走了。這個張裘上單位就跟單位人，同學年的，可能嘮嗑
就說，說我有個姐姐可能要往生了。這個事也就過去了。第二天，
就我姐往生，她就沒去上班，就上我姐那去了。她後來告訴我，她
說：素雲，妳說怪不怪？我說：怎麼的？她說：我們單位那個年輕



的一個老師，他也不信佛，他一看早晨我沒去上班，他上領導那給
我請假去了。跟領導說的，張老師今天不能來上班了，她姐往生了
。你看這誰通知他？張裘在我家，後來張裘問了，說你怎麼知道我
姐往生了？他說：我今天早上班，那時候我看見頂天立地的大光柱
。他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當時就想張老師說的姐姐往生，這肯
定是她姐姐往生的瑞相。就這麼的，你看一個不信佛的年輕的老師
，他能把這個景象說出來。所以說西方聖景，這個天空蓮花確實都
是真實的。
　　下面說，「歸者周身放異香，體通透明如水晶」，這兩句話就
是她的瑞相。因為我姐沒走之前告訴我和我外甥女說，我走後以後
，身體放香，有那個天樂，就是空中有音樂，她說這個我不知道你
們能不能，那個香味你們肯定能聞到，說天樂你們能不能聽到我不
太知道。這我姐告訴我們的。結果走的時候確實是這樣，因為當時
她就已經明確的告訴我們，從二十一號開始算，她放香十天，就她
人走了，火化完了以後，人不在這屋裡，這幾個屋是放香的，說放
十天。當時我們聽了也沒有怎麼太介意。結果真是從二十一號那天
，她往生的當天開始放香。是我們那一個佛友，一個老大哥，他最
先聞到的，他跟我們說，怎麼回事？這個香就一股一股的飄來。他
就坐在我姐旁邊，後來他說我以為是不是年輕的佛友擦脂抹粉的那
個香。他說我一看也沒有。
　　後來，小四告訴我，我四外甥女說，她說我李叔還上我那問，
麗君，妳燒香了？麗君說我沒燒香。後來我那老大哥說：後來我反
應過來，也不是胭脂粉的香，也不是燒那個香的香，是大姐放的香
。我姐就笑了，這你可自己說出來的，那我就不保密了，這是我表
法其中的一個內容。身體放香，這是表法其中一個內容。確實是放
香了十天。她頭七的時候，那不是七天嗎，我回去的時候，就是兩



個屋，包括廚房，那種香味是淡淡的，你說像什麼花香我都形容不
出來，非常淡，你要不太注意，可能你都不一定能聞到。反正我是
聞到了，就是那種茉莉花也不是，反正我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香味
，就是你聞了以後，你就覺得全身舒服，就那種感覺。說放十天，
真放十天。
　　再說體通透明，她的身體，你們看那個錄像最後能不能看出來
？她到最後不說，我就是一尊臥著的玉佛。真像一尊透明的玉佛。
我外甥女說，到後來給她擦身換衣服的時候，那整個身體，那皮膚
特別細膩。所以這個人家這上，凡是她偈子裡寫的這些基本上沒有
不兌現的，你就一個一個對，都對號。
　　這不說，「高唱彌陀回家轉，妄盡還源歸一真，生前所願皆圓
滿，本是菩薩再來世，平常一生度苦輪」。實際這一段就是說她是
哪來的、幹什麼來的。度苦輪，實際也就是告訴大家她的使命。後
面一句那就更說得比較明顯了，「遊戲一場太逼真」，整個人生就
是一場遊戲，但是演得太逼真了，就她那個忍辱，這個七十來年，
這辱忍的那演得太逼真了。我一想下來，真是，還是儘管知道是演
戲，還覺得我姐這一生太苦了。就是這種感覺。說「今回蓮國極樂
去」，現在人家任務完成了，戲也演完了，回蓮國了。
　　說「此名即是觀世音」，這是她自己在偈子裡把她的身分第一
次披露出來。我昨天跟大家說，我說我四年前，我知道我姐是觀世
音菩薩，但是我不能說，也不可以說。如果這次不是我姐自己把這
個事挑明了，我也不會跟大家說的，永遠就我自己知道就完了。因
為妳說肯定會惹來麻煩的，多少人不理解，拿出證明，妳怎麼證明
妳姐是觀世音？我拿啥證明！所以只能不能說。大家有緣，那你就
體悟體悟，沒有緣就算了，就是這樣。因為在這個偈子裡，她確切
無疑的就把這個事說得這麼確切具體，「此名即是觀世音」，這就



是她的身分。而且她走了以後，立了三張像，第一張像就是她那個
遺像，大家都看到了，遺像，她告訴我，這個像是她的肉身像。這
面就是阿彌陀佛接引圖，她告訴我，這是接引她往生極樂世界的陣
容。這一面是五台山有一尊觀世音顯像的圖，不知道各位看沒看到
？坐式的，臉有點瘦，我姐說這個是她往生歸位以後的法身相。
　　這個接引圖和這個顯聖的觀世音菩薩像，我姐家沒有。她就跟
一個老菩薩說：你回家給我找去，你家有。那個老菩薩不知道她找
他幹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家有沒有。他說妳姐就說你家有，你回
去給我找去。他說我就回家翻，最先是把那接引圖翻出來，觀音菩
薩那個像是後翻出來。他說我要納悶了，你說一條腿擱家坐著，哪
也不去，她都不知道我家住在什麼地方，她怎麼知道我家有這個？
就說得非常確切，你家有，你就回去找去。兩個都找來。
　　接著說，說那個「分身來到娑婆界，大慈大悲救苦輪，這場大
戲唱圓滿，丟下假身換金身」。人家紫金身就換上了，原來那個肉
殼殼，她自己叫肉殼殼，不要了，把那肉殼殼丟掉了，換個紫金身
回家了。後面說「金身處處無不在，金光時時照眾生，瀟灑回家回
眸笑，警醒世間迷惑人」。你說最後那個鏡頭，脖兒一歪，面帶微
笑，就那個鏡頭，真是叫人終身難忘。這後面接著說「特提一場奇
兵練，吾接師弟圓滿歸」。這個是說她在這之前，到哈爾濱市一個
佛友家，四個同修在一起念佛不到一百天，她們互相稱為師兄師弟
，她是指這個說的。她說「說到做到真佛性，佛無妄語即是真」，
她說這個事，她說接師弟一起回家要圓滿，她是說到一定能做到。
　　第三十九句說，「吾為無量作證明，吾為彌陀傳真音」。昨天
我講淨土四傑，我不是說，淨土四傑為一件事情來的，來幹什麼？
就是為這《無量壽經》善本做證明。替彌陀傳真音，什麼真音？末
法九千年靠什麼度眾生？就靠這本《無量壽經》，就靠這句阿彌陀



佛佛號。後面說「不管爾等信不信，後世子孫去評論，不說以後再
說今，留下偈頌給後人。後人如能認真寶，寶藏無盡宇宙新。虛身
假殼現病苦，談笑風生度世人。歸時定於正午時」，這不時間更確
切了，前面說２１回家門，這個地方說歸時定於正午時，正好是中
午十二點，太準確了，一分一秒都不差。所以這個真是不可思議！
　　後面說「揮手微笑別親人，西方三聖顯神威，大放光明照虛空
，天人撒花紛紛下，空中異香眾可聞。末法眾生太難化，種種奇象
化世人。勸君快快早醒悟，誓作聖賢明白人」。這就是長偈六十句
。那你看剛才我讀這幾個，就是我姐往生那個錄像你們看，最後仔
細觀察，滿屋是光，都是彩色的，那個太陽光絕對不是那樣的。一
開始我四外甥女以為是太陽光直射進來，可能有點花眼睛，她想拿
窗簾給它掛上。後來她告訴我，她說：老姨，我一瞬間我就覺得不
對，不是太陽光。後來你看，這照的那個光，都是彩色的光。那要
是太陽光直射，照她眼睛，那她不可能她不難受，她會告訴，把那
給我擋一擋。這個都沒有，所以真是滿屋都是彩色的佛光。
　　就是到火化場火化的時候，因為它那是高化爐，以前我送佛友
往生的時候，高化爐前是一個人都不讓他留的，都必須得撤出去。
然後火化完了，人家把骨灰盤給你端出來交給你家屬，你到另外一
個地方去裝，都是這樣的。我們那天太特殊了，就是你看大家都在
高化爐前，就那麼大小地方擠滿了人，一直在唱西方接引，唱阿彌
陀佛。從入爐一直到出爐，撿完骨灰，沒有任何人說來干擾、干涉
，說不能這麼的。然後大家注意注意，就是在那個告別廳告別的那
一段，實際那個光碟已經取很少的鏡頭，我不是說，我說要是都給
大家演，三十個小時都看不完，就是很多很多的鏡頭就都不得不剪
掉。就這送往生的時候，就是那個隊伍，我現在我都不知道怎麼來
的。我們沒有請，是控制不讓來人，不可以互相通知轉告，就那麼



控制還到那種程度。到告別廳告別的時候，咱們的佛友是繞著唱，
那人已經夠多了。
　　後來你們看到那穿孝服的，一大幫，那白的，我外甥女婿問我
：老姨，他們是誰，上咱們家隊伍？我說他可能他們也是送葬的，
但是可能是看咱們念佛挺好的，他們就進來了。後來陸續有人往裡
進，但是裡面，因為地方畢竟就那麼大空間，裝不下。我從光碟上
我才看到，這面是告別廳裡，是這麼多人在繞，外面那告別廳，所
有送葬的，不管哪家哪戶，全都念佛了。你們看沒看那個鏡頭？都
變成念佛的了。你說這老人家度了多少人？所以那天就是就餐的時
候，我不有個答謝，我說：我說今天，凡是在這個地方送葬的，都
去極樂世界了。你說多有福報。你說這不是度人嗎？你說那些人送
葬，人家用俗家那方式送，咱們有什麼權力去管人家，說你們也來
念佛吧！沒有那個權力，咱也沒有那個時間。說陸續的都覺得真好
、真好。你看那個場面可以說盛況空前。
　　說到這以後我就想，這個菩薩來到人世間，確實是來表演的，
她不論是貧窮也好，富貴也好，受苦受難也好，最後給你表演得讓
你心服口服。所以我對於我姐這次往生，我真是只能用兩個字來形
容，震撼。因為當時我跟我姐姐說，我說：缺個表演，表法的。我
姐說：表什麼法？我說表活著往生的法，我笑呵呵的說，我說我覺
得我是最佳人選。我姐當時就說：不行，妳得留下，我來演。就那
麼一個懦弱的老太太，平時說話，我一句不好聽的詞，我老形容，
我說：姐，妳怎麼這麼窩囊不揣的！這個是我們北方的方言，就覺
得這是窩囊。我說：妳怎麼這麼窩囊不揣，妳就這麼一個窩囊不揣
的老太太。妳說這個話，嘎巴嘎巴的，一點也不窩囊了，「我來演
」。完了我就沒吱聲，沒吱聲，我姐就說：怎麼的，不相信姐能演
好，妳等著瞧吧，姐一定演好。你看我們倆就這麼個對話。我後來



我想，這個老姐姐她不撒謊，她說演，她能演。但是什麼時候演，
演到啥程度，我真不知道。最後演到這種程度，真是讓我刮目相看
，別覺得，別老說人家窩囊不揣的，到這個時候才真本事拿出來，
讓我演未必能演到這種程度。所以我說姐姐真是我的好榜樣。這是
今天講的第三個大問題。
　　第四個大問題，既然是我來到香港，我又跟大家說了姐姐生前
也留下來一些偈頌，我如果一首不跟大家說，好像我不好交代。人
家說妳要不就別說，說了妳看讓我們多眼饞，還告訴有，完了妳還
不給我們說。後來我想來想去，我就從那幾百首裡選擇了十五首來
供養大家，也滿大家這個願。因為沒有這個字幕，我就慢點，慢一
點念，然後大家再仔細去品味。過後如果大家需要，可以把它打字
掛在網上，大家都可以看清楚。因為這個偈子一定要把它弄準確，
就是它原來那個字是什麼就是什麼，那是不可以更改的。譬如說同
音字，說用這個行不行，用那個行不行？有的時候我也想，用這個
不如用那個準確，但是我堅持一個原則，這個偈子給的是什麼樣你
就傳達什麼樣，不能隨便給人家改動。
　　下面我就一一的說一說這十五首偈頌。第一首「警世心中作，
非是世間語，常常細思忖，有益我和你」。你不給它起個名字叫「
警世篇」，我給選第一首就是「警世心中作」，就是她寫的這些，
記這些個東西，是從心裡流露出來的，我是這麼理解的。「非是世
間語」，不是世間的平常話。「常常細思忖」，那個忖就是豎心旁
，及尺寸的寸，這個字不念忖嗎？思惟的意思，想的意思。「有益
我和你」，你常常想一想，對你和我都有益，是不是這麼一個意思
？這是第一首。第二首，「帶著使命來人間，救苦救難非等閑，示
現病痛娑婆苦，企盼眾生迷途返」，從這個一看出來，幹啥來了？
救苦救難來了。



　　第三首，「菩薩世間來表法，眾生肉眼不識她，閑言淡語妄評
論，不知真來不知假」。這個我記得好像是二００四年左右記下來
的。實際這個也就等於告訴大家她的身分了，是菩薩來到這個人世
間來表法了。但是這個眾生肉眼凡胎不認識她，你看那麼一個平平
常常的老太太，那我就夠土氣了，我姐比我還土氣，誰能認為她是
大菩薩？沒認出來。還「閑言淡語妄評論」，說什麼的都有。「不
知真來不知假」，人家沒有怪罪的意思，說因為啥？他不認識，他
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這裡我就想提醒大家，你知道的事也好，不
知道的事也好，不要去妄加評論，因為宇宙之大，浩瀚無窮，你不
知道的事多著，你認為你不知道的事都不存在，都是假的，那是你
自己愚痴。這是第三首。
　　第四首，「佛法無邊是真語，信奉受持莫遲疑，真心假心靠自
己，回頭是岸來得及」，這不也就是勸導大家。這是第四首。第五
首，「慈悲為懷忍辱間，肩負重任到人寰，普度眾生早覺悟，極樂
國裡慶團圓」。第六首，「末法修行難難難，世俗之人多讒言，看
爾意志堅不堅，心誠志堅佛果現」。真是末法修行難，這世俗之人
多讒言，這說得多貼切，就是看你堅不堅強，你意志堅不堅。你心
誠志堅，你最後現的是佛果。這是第六個。第七個，「寧做蠟燭照
通途，不做春蠶繭自縛，照亮別人燃自己，眾生確認回家路」。很
平常的話，但是那個境界很高尚。她是把自己做為蠟燭，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照亮別人什麼？照亮別人的回家路。實際她這一輩子
，我姐姐所做的事歸納起來真是這樣，從來沒有為自己考慮過，一
切都是為了別人，不管是家裡、外頭。最後自己受了那麼大的苦，
遭了那麼多的罪，無怨無悔。這是第七個。
　　第八個，「契理契機深妙禪，似乎容易似乎難，你要悟透禪機
理，聖賢就在人世間」。我記得我姐記這個偈子的時候，你看那是



二００四年左右，我還逗我姐，我說姐，妳這偈子還愈整愈高。我
說原來那個一看，還挺明白的。我說妳這個怎麼還弄得禪上了？我
說妳一個修淨土，念佛法門會念阿彌陀佛就不錯了，妳還是知道什
麼叫深妙禪。我說啥叫深妙禪？妳給我解釋解釋。我姐說妳考我，
我告訴妳，阿彌陀佛是最深的深妙禪，妳就念去吧！這我姐告訴我
的。你看我考人家沒考住，人家把答案馬上就給我了。所以你看我
再念一遍，「契理契機深妙禪，似乎容易似乎難，你要悟透禪機理
，聖賢就在人世間」，簡直就像禪語似的，這老太太跟哪學的？莫
名其妙。這是第八個。
　　第九，「純淨之心本自有，純善之行本自見，純淨純善全明了
，你是佛陀世間現」。這四句主要告訴我們，就像師父教會我們的
，要純淨純善，光淨和善還不行，得加上純，純粹的，別有雜質。
你要是這個做到了，你就是佛陀示現在世間。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就看你去不去做。第十個，「無字是真經，遍及宇宙中，看你懂不
懂，懂了即真空」。我就聽著這些話，就像說禪語似的，真是有的
時候似懂非懂。你看無字是真經，遍及宇宙中，看你懂不懂，懂了
即真空。第十一首，「覺迷就在一念間，入聖超凡是真言，凡夫見
了不易懂，聖賢見了即了然」。咱們見了以後能不能懂，反正有的
我是不懂，還是凡夫一個，見了以後琢磨琢磨，有時候也琢磨不出
來。人家這不告訴嗎，說「凡夫見了不易懂，聖賢見了即了然」，
一目了然了，人家什麼都明白了，開悟了。這是第十一首。
　　第十二首，「站有禪坐有禪，行有禪臥有禪，行住坐臥皆有禪
，綿綿密密無間斷」，又來一首關於禪的。這個關於禪，我就是按
凡夫的眼光看，我姐是一竅不通，她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禪，她也
沒聽說這個名詞。我記得我老伴不愛寫毛筆字嗎，寫了一個很漂亮
的禪字，就貼在我家那個組合櫃那個櫃門上了，貼了好幾年，我姐



特別喜歡那個字。我姐來了看到說，問我老伴：說小華，這個字寫
得挺漂亮的，這個字是不是念禪？我老伴說：是，念禪。她說：這
個字寫得好看。她只知道這個字念禪，寫得挺好看，至於這個禪不
是修因，咱們法門說修禪宗怎麼怎麼的，這個她根本都不知道。我
就想她這個偈子裡怎麼有好幾首，最起碼有十首、八首的，是關於
禪的方面的偈子。這不知道哪生哪世人家修的是禪。
　　第十三首，「一棵大樹真挺拔，眾生是根我是杈，眾生是果我
是葉，陪襯果實樂無涯」。這一首你說表達什麼意思？謙卑，是不
是？就像我寫了一首，「窗外有垂柳，隨風輕搖頭，示現謙卑相，
時時低俯首」。我覺得我姐這一首和我那一首好像內容都類似，你
看意義是，「一棵大樹真挺拔，眾生是根我是杈」，這不就謙卑；
「眾生是果我是葉，陪襯果實樂無涯」，人家甘心情願做這個綠葉
，陪襯這個果實，你說這不就簡單的幾句話就把一個人的那個崇高
的境界真是顯露無餘。不用說什麼、唱什麼高調，表什麼決心，就
這麼簡單，你說什麼樹根、樹杈的關係，果和葉的關係，人家就把
它弄得那麼明白。
　　第十四首，「平常心中即是道，看你悟到悟不到，悟到真是妙
妙妙，沒悟啥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百姓通俗，太通俗了吧！「平
常心中即是道」，你說這是，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場，這咱們都
知道；「看你悟到悟不到，悟到真是妙妙妙，沒悟啥也不知道」，
人家確實是這樣，這都不用解釋，一聽都明白了。第十五首，「敦
倫盡分祖師傳，時時刻刻記心間，老老實實按照做，終有回家那一
天」，是回家了，完全都實現了。這十五首就是我從姐姐留下來的
，她生前留下來的那個幾百首偈子裡，就選了這麼十五首，比較有
代表性的，就各方面的我都挑那麼一、二首。
　　所以我今天總的題目不是叫「偈頌是淡茶，品後有餘香」。這



題說實在的，我都不知道它是咋出來的，反正出來我就寫，整個大
題給我，「我為淨土鼓與呼」，完了下面每個小題，這都不是我腦
袋想出來的，每個題都是隨時出來我就記下來了。就是這次我來香
港講課的一個大題，五個小題。關於這個偈子我寫了四句話，這四
句話就算我寫的吧！「偈子似淡茶，品後有餘香，若是有緣人，過
目不相忘」。反正我覺得聽的時候，也很受啟發，很受教育。如果
記錄下來過後再仔細去品品它滋味，真是就像那個茶一樣，可能第
一遍你喝的時候，第一遍茶喝的時候，沒喝出什麼滋味來；第二遍
茶你再品一品，就品出那個滋味來；第三遍你再品，可能比第二遍
就更清晰了。所以真像淡茶一樣，它不是濃茶。所以對這些個偈子
，真是的，我們怎麼看，來怎麼對待它。
　　剩下還有十幾分鐘，我就想說說怎麼樣對待這個偈頌的問題。
現在我突然發現，是不是因為我的影響，現在好像形成了一股偈子
熱，很多人都會寫偈子，而且都拿出來給大家看，對這個我不太贊
成，或者是提倡。因為我覺得哪是重點、哪是非重點，還得把它搞
清楚。重點，主次分清，主是念阿彌陀佛，念佛成佛，寫偈子不一
定成佛，或者說不能成佛，寫偈子不能成佛。你要不念佛、不修行
，你光弄偈子，不能成佛。我也偶爾的看到有些同修所謂的偈子，
我不客氣的說，四不像，既不像詩，也不是偈子，有的還前言不搭
後語，你說這些個東西要傳出去，是不是一種誤導？我這次之所以
把這個做為一個專門的一節課來說這個，我就是了我姐姐這個願，
因為她說她這是度人的一種獨特的方式，我不能給人家貪污掉。如
果不是這樣，我不可能講今天的這個內容。
　　所以有些同修聽到我這個碟，可能說那妳看妳自己滔滔不絕講
了兩個小時，弄了那麼多偈子，到我們這就不行了，就不讓往外傳
了。我只是建議，如果我這建議你覺得有道理，就不要傳這些東西



。你要說不行，我覺得我這東西是好東西，能度眾生。那你傳我也
攔不住，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力攔，我只是給大家提個建議。因
為現在這個東西，我剛才說了，這個偈子我為什麼開始說，我交代
我的偈子怎麼來的，我姐姐的偈子怎麼來的，我就想讓大家琢磨琢
磨，你那個偈子是怎麼來的。真是人家有人說，都說我姐我倆這個
是入魔境了，那你是不是也應該警惕些，我們學佛不要學到魔道裡
去，是不是？有些東西你過度的去追求它，過度的去執迷它，那個
魔就說了，你不就喜歡這個，那喜歡這個我就給你這個。今天給你
兩句，明天給你兩句，你一看，挺樂呵，挺好的。給給給，先給你
兩句好的，再給你開始往叉道上引，愈引愈偏，愈引愈偏。你說你
因為這個偈子斷送了你自己的法身慧命，你值不值？不值。
　　我今天就把這些個說了以後，我這所謂的偈子，同修們完全可
以提出批評意見。大家說得對，對大家修行有好處，我一點意見沒
有，可以。但是我絕不會反駁，人家提出反對意見我就去解釋，那
四條我肯定不犯，就是對方怎麼說，那就對方說。我今天不知道為
什麼又琢磨這個網的問題，我就想那些提反面意見的同修們，他那
個東西給他往哪掛？不行，我回去我研究研究。我也整個網，我也
不知那途徑是怎麼成，我也整個網，或者我也整個吧，讓這些有意
見的同修他有話有地方說。那別人的網不讓掛，別人的吧不讓掛，
那掛在我那網上、我那吧裡，應該是行的吧！那我有沒有自主權，
我也不知道。我真是想這個問題了。就是一定讓大家暢所欲言，有
不同的意見讓他們都把它表達出來。正確的咱們就改，就接受；就
是所謂的不正確，那就「有則改之，無則嘉勉」，那不是一句成語
嗎？那咱就按照那成語做，有什麼了不得的！
　　為什麼？我這人就有一點優點，我不好面子，人家說不好意思
了，尤其人家說妳現在這麼出名，讓人家這麼批評，妳好意思嗎？



我沒有不好意思。因為不可能對一件事大家的意見都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統一的。不同的意見都互相交流交流。反正我今天是那樣想
，如果我那個網也好，我那個吧也好，要真能落實了，我就是只看
，不回應，你誰想掛你就掛，想掛多長時間你掛多長時間，但是我
絕對不回應。我不會說，你那個篇我看了，怎麼怎麼回事，這個我
絕對不會參與的。我只看，我不回應。就是給你們提供一個這個，
至於能不能實現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怎麼弄的，回去諮詢諮詢。
如果要有可能，我看也未必不可做，給大家提供一個那叫啥？平台
，這新名詞不叫平台嗎？也給大家提個平台。如果反面意見都往這
一個地方掛，我看聊起來還方便，都上這個吧裡看，不用到處去找
去了。這是我很真實的一個想法。這是我對偈頌的一個看法。
　　因為現在真是，反正我聽到有一些同修在搞這個偈頌。如果這
個東西你有這個偈子，我建議你自己保留著，就像我原來似的，那
多少年？十年！我沒給往外去宣傳這個東西。你自己先留著，說不
準到什麼時候，你這個東西有用了，那就有用了。我給你出個所謂
的好主意，就像我似的，交給阿彌陀佛安排。我把這些東西，好也
好，不好也好，我先攢著，我留著，到時候阿彌陀佛讓我幹啥我就
幹啥，說你可以宣傳了，你可以讓大家看了，那就給大家看！那你
說這次不是我姐往生這個機緣，這些偈子怎麼能和大家見面？這是
不是就機緣成熟了？不要著急忙慌的，有兩條就趕快給這個看、給
那個看。這是一個。第二個不能喧賓奪主，不能喧賓奪主，一定要
堅持聽經念佛，那個是絕對是主要的，這個就好像是參考，如果你
覺得這偈子挺好，對我有幫助，那就做為一個參考。光搞這個絕對
不會成佛，耽誤你念佛求往生。咱們的主攻目標還是放在老實念佛
，求生淨土，親近阿彌陀佛，這是咱們一生最最根本的一件事，最
最重要的一件事，千萬千萬不能偏離。



　　對於我今天講的這些話，如果同修們聽明白了，覺得劉居士今
天講的有一定的道理，那就供你參考借鑑。如果講得沒有道理，你
聽了又有煩惱，這我真是又覺得對不起你了。你說我講了這一通話
，又讓有的同修生煩惱了。不管你同意我的說法也好，不同意我的
說法也好，你不要生煩惱。我過去曾經是給大家出一個主意，我說
比如說有的人說，妳的光碟我們還挺愛聽，但是可能有些觀念、理
念你還接受不了。我說你就那樣，這一段我願意聽我留著，我那一
段不願聽我裁掉，我那一段願聽，我自己形成一個小光碟，這些都
是我願意聽的。你說你還捨不得，你說你願意聽我的光碟，但是有
的話你一聽了你還生氣，你就把能惹你生氣那些話都給它裁掉，把
你不生氣那些話都給它留著聽，這不挺好，兩全其美，是不是？你
也不煩惱，我也挺高興。就應該把這個問題把它圓滿的解決。因為
我們都是學佛人，學佛人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最起碼我們應該做
團結的模範，和諧的模範，帶領眾生一起回歸極樂的模範，其他那
些事和咱們都沒關係。
　　哪怕是你對我意見太大，不行，咱們也就開綠燈，到哈爾濱去
找我，面對面的你罵我一頓。你說我罵完了，我就解氣了。那也無
所謂，我都可以接受。我不說前兩天有個人打電話告我，告到我們
單位去了，我們單位有同事就給我打電話說這件事。我的處理方法
是，我說你知不知道對方電話號？我們同事告訴我是知道，因為他
打來電話，這邊就有反應。我說等我出門，我出門回來我有時間，
打電話把他約到黑龍江來。因為他是外地的，南方的。我說約到黑
龍江來，一、到黑龍江來旅旅遊，看看我們的黑土地，對黑龍江這
不也做宣傳了嗎？我說二、他不是要告我，告到咱們單位好像解決
不了什麼大問題，我說我帶他往高告，哪官大上哪告去。他們南方
來北方找不著門，找不著單位，我說我領他去。我們那同事都說，



沒有像妳這麼處理問題的。人家告妳狀，躲都躲不及，妳還要把人
請來做客人，來旅遊旅遊，還帶著人家去告狀。我說我想法確實和
別人不一樣，沒什麼了不得的，你就把他當作一個好朋友，新認識
的好朋友，把他請到你家來，供他吃，供他住，然後他想上哪裡，
你就帶他上哪去，想上哪個地方去說說，那就說說。真是把我告倒
了，那妳應該倒；他該告不倒的，我照樣站著，就完了，我就想得
很簡單。
　　所以我今天藉著這個機會說這麼一些話，我也希望就是喜歡我
的同修們，看到反對我的那些個所謂的帖子和什麼，不要生煩惱，
也不要去跟人家辯論，也不要去跟人解釋。咱們就算一個規矩，我
看老法師的，師父如如不動，我就如如不動；師父如果出去反擊了
，我馬上跟上，我肯定出去反擊，行不行？你們再看我的，我真的
要如如不動，你也如如不動；我要一出來反擊了，你趕快跟上，咱
們一起來反擊，行不行？但是我知道，你們等不到我站出來反擊那
一天，不會有這樣事情發生的，到什麼程度我都不會站出來反擊的
。我說，最後一句話告訴大家，沉默是金，不是你嗓門愈高、調門
愈高你愈有本事、愈有理，沉默是金。向老法師學習，別白聽老法
師的法，如如不動，八面來風吹不動。別說八面，現在一面來的小
微風都把你吹個跟頭，那能修行成，能脫離六道輪迴？不行。得八
面來風吹不動，你咋吹我，我就像金剛似的，我坐在金剛座上，吹
不動我，那才行，這樣咱們才能脫離六道輪迴。
　　今天的時間到了，就說到這裡，謝謝各位。


